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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價格」指的是零售商為這個世界工廠製造的產品所支付的價格，它曾經是無可比擬的基準，但如今已發生變化。中國內地、香港和美國統計人員編纂的資料都顯示，在經歷了至少5年的通貨緊縮後，過去18個月，中國出口產品價格已開始攀升。
「中國向世界出口通縮的時代即將結束，」駐香港的摩根大通(JP Morgan)中國證券部主席李晶(Jing Ulrich)表示，「製造商正提高其平均售價，他們相信自己能夠轉嫁任何未來的（成本）上漲。過去5年，許多製造商的利潤率被嚴重擠壓，但由於行業整合、環保和安全記錄不佳的小廠商的關停以及自然損耗，定價權已回到眾多行業手中。」
「原材料價格將繼續上漲」
今年，全球最大的電動工具製造商之一創科實業(TechTronic Industries)將成本上漲轉嫁到了零售商身上，這是十多年來的首次。該公司還表示，正就其中國內地擴張計畫進行評估。「原材料價格將繼續上漲，」創科實業家用電器部門行政總裁約瑟夫•加利(Joseph Galli)表示，「上世紀90年代初，（該行業）順利度過了價格上漲階段。當時的情況也很艱難。」總部位於香港的創科實業旗下擁有利優比(Ryobi)、Hoover和Vax等品牌。
瑞銀集團(UBS)經濟學家喬納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引用了香港的資料，因為「它們距離中國工廠大門最近」。這些資料顯示，中國產品的價格每年上漲約3%。
《中國經濟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編輯葛藝豪(Arthur Kroeber) 指出，香港的資料很好地描述出了珠江三角洲和廣東南部地區的情況，但未必反映整個中國的現狀。他表示：「最終，目的國的卸岸價格是最相關的因素。」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編纂的一個指數顯示，自今年2月以來，中國出口產品價格已上漲1.5%。
然而，真正出人意料的是，中國出口價格沒有以更快的速度加速上漲，若要減緩中國出口洪流，就必須出現這種情況。中國1月至9月出口額增長27%，至8780億美元。正如貿易採購公司East West Basics駐波士頓交易員吉姆•倫納德(Jim Leonard) 所言：「數量背後掩蓋著大量罪惡。」
我們可以在江西南部找到這個謎團的答案之一。該地區以中國客家族的文化故鄉而聞名，客家族的名字源自於他們遷徙的歷史。但該地區的縣政府正接待著新一代的移民——來自香港、臺灣和更遠地區的工廠主，他們都在為遠離中國沿海製造業中心的業務，尋找更為廉價的生產基地。該地區距離毛澤東及其麾下衣裝簡陋的農民起義軍開始長征的地方不遠。
「我們把投資工業園的企業視為上帝，」龍南縣副縣長鐘旭輝表示。「每個大公司我們都派出一名政府官員為其服務，幫助它們準備行政檔。工業園區內的公司，不用把時間和精力浪費在處理檔方面。」
這種熱情好客的反響遠遠超越了客家人故鄉及其它新興內陸製造業中心的範疇。它推動了中國出口行業從傳統的集群地區——例如香港珠江三角洲內陸地區或環繞上海的長江三角洲——平穩擴散到較為貧窮、成本更低的內陸省份。而這種產業轉移進而正發揮著減緩「中國價格」上行壓力的作用。
整體通脹水準拉響警鐘
例如，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的勞動力、土地和電力價格一直以兩位元元數的速度上漲。銅和基於石油的塑膠製品等主要原材料的價格則呈指數級上漲。如今，中國的整體通脹水準已給中國政府拉響了警鐘。今年8月，中國通脹率高達6.5%。
除了這些壓力以外，自從三年前中國允許人民幣從8.3元兌1美元的固定匯率浮動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升值7%。
安德森提出，很大程度上，最近發生的這種現象在出口領域只是理論上的。在出口領域，工廠只不過是在轉手進口部件——往往是以美元計價的。不過，這並沒有妨礙出口商試圖利用這個藉口，尤其是在去年人民幣匯率超過港元的時候（港元目前仍盯住美元，匯率為7.8港元兌1美元）。為美國零售商提供家庭用品產品的倫納德表示：為什麼不呢？「如果不問，你就是瘋了。」
長江三角洲地區義烏的一個帽襪廠主餘中華(音譯)說道：「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不斷上漲，對我的工廠影響很大。」「我們襪子停產了，因為找不到足夠的工人。三、四年以前，出一個月900元（合120美元）的工資，就能輕鬆地找到制襪工人。而現在，就算我們掏一千四、五，他們也覺得這種工作太累人，工資太少。其他小型制襪廠也面臨著同樣的情況。」
「義烏中國小商品指數」出臺
不過，義烏的價格漲幅只有1.42%。去年10月，義烏創建了自己的指數，監測成本上漲給當地生產商帶來的影響。浙江工商大學(Zhejiang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University)教授蘇為華表示：「自創建以來，義烏指數並沒有明顯上漲。」蘇為華也是「義烏中國小商品指數」(Yiwu China Small Commodities Index)的創建者。「在義烏，競爭很激烈，所以，交易商通常不會提高自己的價格。要衡量工廠對成本上漲的消化能力到什麼程度，是非常困難的——不同產品的情況也有所不同。不過，他們正在採取各種措施，替換材料、升級技術和製造工藝，在塑造品牌上下更多功夫。」
相對于潛在的成本壓力來說，中國價格幾乎沒多大變化，這種情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那些駐華出口商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最初幾年利潤是何等豐厚——這些公司多為香港、臺灣和其他海外投資者所有。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駐上海經濟學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最近走訪了香港附近城市深圳的幾位元製造業客戶。他指出，傢俱的純利潤率已經從幾年以前30%的「不正常高位」降至更為合理的10%。
其他製造商紛紛湧向龍南縣和江西南部的其他縣市——龍南距香港400公里，走高速公路需要5個小時。每週一，在那些地方工廠工作的香港經理人成群趕來，週六再回家與家人共度週末。
中國大陸與臺灣合資企業——華堅國際鞋城有限公司(Huajian International Footwear)在贛州雇用了1.1萬人，占其員工數的40%。贛州是龍南以北125公里的一座城市，在這里，華堅為美國零售商傑西潘尼(JCPenney)和鞋類品牌玖熙(Nine West)等客戶提供鞋類產品。一幅17萬平方米廠區的航拍照片擺放在大廳，展現了工廠的全貌。這是華堅的董事長在飛往贛州簡陋機場時抓拍的。路的對面，這家公司正在進行一項10萬平方米的擴建項目。
這家廠之所以成功，是因為華堅能夠在贛州與深圳和東莞等城市的姐妹工廠中間搞來定單。華堅工廠的一個經理李偉華(音譯)說：「這里的勞動力成本更低。」「水和電也更便宜。不過，交通成本要更高，附近也沒有供應商，這降低了我們的效率。」
沿海、內地的價值鏈分工
更重要的是，贛州華堅工廠80%的工人是從江西南部招募的，沒有珠江三角洲的工人技術好。利潤空間更高的定單要麼時間緊、要麼需要技術更好的勞動力，這些定單都在深圳和東莞完成；價值不那麼高的一些定單才在贛州完成。
總部設在香港的胸衣及內衣製造商Top Form，在其深圳、南海工廠（也在珠江三角洲）和龍南工廠之間設置了一個類似的勞動力分配比例。銷往法國和其他歐盟(EU)市場較為花哨的女士內衣，傾向在深圳進行加工製造，並通過空運從香港出口。Top Form的龍南工廠集中于出口美洲市場、樣式較為簡單的大批量訂單，這些產品通過鹽田由集裝箱運輸。
「我們在深圳製造所有最複雜、最昂貴的樣式，」Top Form龍南工廠經理拉里•霍(Larry Ho)表示，「這是我們技術含量最高的工廠。我們能在那里做出一些利潤率相當高的樣式。」
他補充稱：「在這里（龍南）很難找到熟練工人。這影響了我們的效率。」在龍南培訓一名工人需要3個月，而從珠江三角洲深厚得多的人才庫可以挖到非常熟練的工人。Top Form 3家中國工廠的月薪水準可以概括它們各自的能力：深圳1600元人民幣，南海1200至1300元人民幣，龍南1000元人民幣。
「90%的中國企業寧願遷往內地，而不願移向離岸地區，」渣打銀行的王志浩表示，「有人認為，目前企業家們正在整體移向離岸地區，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他們並不認為中國是一個單一國家，而是某種更近似於歐盟的實體，即在一個關稅同盟中有不同的薪金水準和稅收體系。」
利豐集團(Li & Fung)的布魯斯•羅克威茲(Bruce Rockowitz)對此表示贊同，他表示：「（製造）活動正在遠離沿海地區。產品生產昨天在那里，今天在這里。你不能（把中國）視為一個國家。我們將其看作是一個多國採購區。」利豐集團是一家在中國大陸擁有16家辦事處的貿易採購公司。
然而，即便對龍南等建立時間相對較短的目的地而言，也在發生改變。「最初，我們不對來這里的公司類型進行選擇，」龍南縣副縣長鐘旭輝以其濃重的客家口音表示，「但現在我們不想要那些需要很多勞動力、消耗過多電力或佔用大片土地的公司。我們現在歡迎資本密集型和高科技公司。」
在Top Form進入龍南時，會有數百人排隊等在工廠大門外找工作。如今聚集30或40名工人，這種規模被認為是適當的。正如霍所言：「我們不能永遠固守一個地方。現在是江西。但江西在5年後可能就不具有競爭力了。或許我們的下一家工廠將會更加深入內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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